
今夜必须写首诗
今天是世界诗歌日
作为诗人
不管写得好不好
我都必须写下一首诗

春分刚过
檐下的燕子还在筑巢
我想让它叼走
飞向世界
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让人们垂涎欲滴
看着都口馋
这样我的熬夜才有意义
才不辜负
戴在头上这顶桂冠

木棉花开
不管是否倒春寒
也不在乎什么回南天
阳春三月
我该开就开

我是木棉
是土生土长的南方
长在英雄的土地

没有绿叶陪衬
我照样活得风生水起

我并非爱出风头
燃烧自己
纯粹是为了点燃春天
温暖芸芸众生

我无意将春天挽留
生机盎然的春天
盛开在枝头
笑容可掬的阳光
普照大地
我喜欢这关不住的春色
珍惜这妩媚春光

但我无意将她挽留
任她闯荡
就跟她自由地来一样
走也随意
这与喜不喜欢无关

她不去夏天就不来
还有秋天
那个瓜果飘香的季节
就只能远远看着

三月之歌（组诗）
■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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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

第四十九章

◎小说连载 -2-
夜色渐深，南公园的红灯笼在风中轻

轻摇曳。黄丽丽独坐于树影里。当龙涛明
的身影出现在窗口时，她的心跳快得几乎
要跃出胸膛；当龙涛明无意识地朝夜色中
投来一瞥，紧张得她慌忙用双手捂住自己
发烫的脸颊，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和幸
福感溢遍全身！

那盏宿舍灯已有好几天不见亮起，对
龙涛明的担忧便如同藤蔓缠绕在黄丽丽心
上，唯恐他又出了什么事情。春节前后这
几天，她脑海里总有两个声音在吵架：一个
说龙涛明正直坦荡，得罪了太多小人，怕是
又遭了谁的算计；另一个则说春节前后厂
里事情多，龙涛明责任心强爱厂如家，应该
是睡在了厂里。

每个守在南公园的夜晚，黄丽丽一时
想到了坏的方面，为龙涛明担惊受怕；一时
又自我安慰开解：“好人有好报，上天会保
佑他的！”此刻得以望见那道挂怀许久的身
影，她吊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情难自禁
地又念诵起了《思君》《盼君》《念君》《别君》
这几首为龙涛明而写的小诗。

夜色掩映下，黄丽丽目不转睛地盯着
站在窗口的龙涛明，暗自品尝着心头那抹
甜蜜。因为爱情，即使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她也演绎得十分快乐。她的快乐是一种体
会，并无道理可讲，若非当事人，永远也不
能够明白其中滋味。

忽然，窗内的龙涛明转身朝门口走去，
离开了黄丽丽的视线——一阵敲门声，打
断了他的伫立沉思。

打开宿舍门，只见保卫科长兼厂前派
出所所长刘宏宏，两手提着果篮和礼品袋，
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新年好啊，刘科
长！我知道你这几天很忙，来坐坐就好了，
带东西就见外了。”龙涛明热情招呼刘宏宏
到屋里坐。“这大过年的，没带什么，就几个
水果。”几步走进屋内，刘宏宏笑着答道。

龙涛明接过果篮，掀开薄膜，拿出两个富
士苹果到厨房里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走出来，
递一个给刘宏宏，然后自己先啃起了另一个。

刘宏宏摩挲着苹果并未动口。有道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明日，他将要按罗为
民的指示对禁毒专员投毒，自己也得服少

量毒药，伪装成同为受害者以作掩护。但
怕自己就这么一不小心也被毒死了，他这
两天都在安排后事。现在，他心中唯一放
不下的，是自己暗恋多年的厂办副主任刘
方。刘方同他，不仅是高中同班同学，还沾
着点没有血缘的远亲关系，工作又同在一
个厂里，较常见面，他便对颇有女人味的刘
方暗生了情愫，却又因胆怯一直不敢表露。

这个秘密，深藏在刘宏宏心底许久。想
到明日情况凶险，认为到了必须向刘方袒露
心迹的时候，所以今夜才鼓起勇气来找龙涛
明，希望请这位厂长帮忙向刘方说媒。

正当刘宏宏还在寻思着如何同龙涛明
开口时，早就察觉他应是有所求的龙涛明已
先一步出声：“刘科长，每逢年节时候，你们
保卫科都是忙得抽不开身的。你今夜过来，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可以直说。”

“龙厂长，我确实有一件私事想要拜托
您——”刘宏宏一咬牙鼓起勇气开了口，但
依旧略带腼腆犹疑。他把苹果放到桌子
上，低头盯着鞋尖，耳根通红。

“刘科长，你是看上哪个女孩子了吧？”
龙涛明笑了笑，一语道破他的心思。心头
一震，刘宏宏十分佩服龙涛明的洞察力，于
是直抒胸臆：“龙厂长，我非常喜欢刘方。”

龙涛明敛起了笑容：“刘方她知道吗？”
“她不知道，您是知道此事的第一个人。”刘
宏宏摇摇头。

“刘科长，你是想送猪头给我吃了？”龙
涛明挑明道。在江南市，“送猪头”历来是
酬谢媒人的意思。

刘宏宏猛点头，目露祈盼。龙涛明把
吃剩的苹果核扔进垃圾桶，用纸巾擦了手，
才走至刘宏宏身前，拍拍他肩膀：“你和刘
方都是我厂的中层干部，俗话说肥水不流
外人田，这个媒人我当定了。”有了龙厂长
这句话，千恩万谢过后的刘宏宏，喜不自胜
地回了自己宿舍。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边
幻想着经龙涛明撮合，自己能与刘方喜结
连理，一边恐惧着明日的投毒行动——等

天一亮，他就要去毒杀国家禁毒专员，又将
一次犯下杀头之罪！

天刚蒙蒙亮，刘宏宏草草洗漱，然后戴
上罗为民交给他的那枚藏毒戒指，于七点
五十分来到了市公安局禁毒指挥部。

禁毒专员的助理和武警副支队长已在
室内，刘宏宏进门后同他们一一点头招
呼。把笔记簿放到座位上，刘宏宏便主动
拎来茶壶，分别给专员助理和副支队长斟
上茶水，再走回自己座位，也给自己倒了
杯。这是他自接到罗为民安排投毒任务以
来，每次参加会议前的“常规动作”。

按禁毒专员规定，公安局内勤服务员
要在会前把开水瓶和一壶茶送到，会议开
始后就不能再让服务员进来了。

先是看了看手表，又不自然地抬头看
向墙上的挂钟。但刘宏宏哪里是在意时
间，不过是想到就要亲手投毒，紧张得不知
所措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异样，他打开
笔记簿，颤抖着手写下会议时间。

突然门被推开，禁毒专员大步走了进
来。他扫了一眼参会人员，皱着眉头问助
理：“小罗怎么还没到？”

这个疑问在空气中凝固了一瞬。平日
里罗为斌总是提前到会的，今天会议都要
开始了却仍未见踪影。在场众人并不知
道，原本清早出了家门欲前来参会的罗为
斌，正经历着怎样惊心动魄之事。

当罗为斌关上家门，从三楼步行到一
楼时，与值夜班归来的公安局刘主任打上
了照面。“罗队，局里出大事啦！”刘主任一
把抓住他的手臂，压低声音说道。罗为斌
挑了挑眉，眼神示意他说明白。

作为大院里的老邻居，刘主任太清楚罗
为斌与韩劲家的关系了——罗为斌一直是韩
劲心里的“准女婿”。于是走前一步，靠近罗
为斌耳侧，接着道：“韩局长和张老师……”刘
主任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今天凌晨在山东
遭遇爆炸袭击，现在……生死未卜。”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罗为斌头
上。他眼前一黑，踉跄着扶住墙壁，耳边嗡

嗡作响。刘主任连忙扶住他，拍了拍他的
肩膀，以作安抚。

“局里……局里怎么安排？”深吸口气
镇定下来，罗为斌急切地问。

“局里已作决定，从指挥中心和政治部
各抽一人陪同韩劲女儿回老家。他们八点
便从大院出发到江南机场，坐十点的飞机
直飞济南。”刘主任话音刚落，罗为斌就像
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连多谢都忘了说。

政治部门口，郭主任正在对两名整装待
发的干警交待赴济南的注意事项。罗为斌
远远就听见开着门的警车里传来撕心裂肺
的哭声——韩小倩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被
一名女警搀扶着，单薄的肩膀不住地颤抖。

“小倩！”罗为斌一个箭步跃上车，跪蹲
在韩小倩面前。看着她被泪水打湿，苍白
空洞的脸，罗为斌心如刀绞，瞬间也红了眼
眶，带着哭腔说：“小倩，我也同你一起去！”
韩小倩却仿佛没听见似的，只是机械地摇
着头，泪水砸在紧握的拳头上。

见状，罗为斌转身下车冲到郭部长面
前，敬军礼时手都在发抖：“报告主任，罗为
斌申请一同前往，看望亲如父母的韩局长
和夫人，请批准！”这句洪亮的话语里伴随
着明晰的颤颤泣音。

“出行人员已经组织核准，不能更改！”
郭主任回礼后，先是厉声拒绝，接着叹了口
气，并将身边干警递来的纸巾，转放到罗为
斌手上，解释道：“为斌呀，我能理解你的心
情。但经局里与机场紧急交涉，只争取到
了三张飞济南的机票。按陈书记指示，待
小倩去到她父亲那儿看过情况后，再做进
一步的安排。”

罗为斌满脸失望，说话的声线都变调
了：“郭主任，那我可以送小倩到机场吗？”
富有人情味的郭主任点了一下头：“去吧！”

人世间，谁都不知道有没有前世今生；
生活里，同样谁都不清楚茫茫尘世，是否早
已有了注定安排。全因郭主任的法情兼
顾，罗为斌才躲过了一场死劫——就在他
护送韩小倩前往机场的路上，禁毒指挥部

里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面对禁毒专员关于罗为斌为何没有到

场参会的询问，专员助理茫然摇头，表示没
有收到消息。刘宏宏趁着大家目光都被吸
引走的这个间隙，左手轻轻揭起茶壶盖，右
手拇指压住戴在中指的戒指开关，对准茶
壶口一喷，无色无味的毒液便悄然落入茶
水里。

他虽然紧张到脑袋一片空白，但不忘
抓起茶壶摇摇匀了才去给在场几人倒茶。
他先给专员斟满，然后是助理和副支队长，
最后才是自己。按照罗为民的计划，他必
须也喝下毒茶，才能洗脱嫌疑。于是他闭
着眼咬着牙，抿了一小口……

与此同时，公安局食堂里，罗为民安排
了一名不起眼的帮工也给早餐食品里加了
同款但经过稀释的“料”。虽然剂量较轻，却
足以制造混乱，为指挥部里的谋杀打掩护。

八点半左右，中毒者接连出现恶心、呕
吐及阵发痉挛的症状，严重者甚至一头栽
倒在地，陷入了昏迷。恐慌像瘟疫般蔓延，
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响彻公安大院。

十点整，市委书记许东接到了紧急报
告：国家禁毒专员及其助理、市武警副支队
长因抢救无效，已确认中毒身亡；厂前派出
所所长刘宏宏，连同三十余名中毒警员，还
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

这便是震惊中南海的江南“2·17”特大
投毒案。主管公安部的国家领导人作了紧
急批示，要求以雷霆手段严厉打击国内外贩
毒集团，坚决消除毒瘤，还人民群众一片净
土。批示送达江南省委，省委一刻也不耽
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迅速落实批示精神，
并重新研究了许东作为副省长人选一事。

外面的世界乱套了，而搅乱世界的那
个人此刻却悠闲自得。食乐世界的茶艺室
内，檀香袅袅。罗为民正和张松东云淡风
轻地叹着茶。

这两人相约此处是有缘故的。张松东
为增加一处楼盘的容积率，找了房产局长
陈焱。陈焱暗示交换条件是要一幅罗为民
的字画，所以张松东才约见罗为民。

本就交情颇深，也从张松东那儿得了
不少好处，罗为民欣然提笔，给张松东书了
这么一首说是体现他心态的打油诗——

闲庭独坐对闲花，轻煮时光慢煮茶。
不问人间烟火事，笑听神仙侃大山。

过年期间，他山客从外地归来，相约同
游，欲寻一方幽处净心。他山客问将往何
处，我不假思索回应，浮山岭下溯溪如何？

浮山驿站前是一个三岔路口，往左，通
电白黄岭；往右，通浮山岭冼太庙，沿途有
溪涧与山路如影随形，迂回曲折。溪中常
年流水，乃浮山岭上的山泉，时盈时枯，却
从不干歇。常有人呼朋唤友，拖家带小，远
道而来，远离尘嚣，怡然自乐，遑论寒暑。

经浮山村，遇一座小桥，旁有停车场。
停车，立小亭远眺，群山延绵，浮山耸峙，满
目苍翠，山上一座座热情的大风车，徐徐招
来清风。小桥下巨石如阵，流水清冽纯净，
水浅处仅可没过脚面，深处积水成潭，溪中
散布闲客，三五成群，搭灶野炊，围炉煮茶，
赤足亲水，更有甚者爬上高处，对酒当歌，临
渊弄琴，俨然雅士。较之浮山驿站里的高栏
平台，草亭雅室，凉椅秋千，咖啡奶茶，溪涧
里自有一番野趣。

沿溪行，上行数十丈，见有涓涓细流
从左侧汇入，乃另辟蹊径，逐水而行，身随
溪转，渐离喧嚣，隐入幽林。此溪略窄于
主流，仍多巨石，色调灰沉，状如巨卵，与
主溪无异。时值枯水期，不少石头躺在河
滩的泥沙里，沙地上爬满翠绿的鸭跖草，
还有一大片开着茸球状小花的野茼蒿，几
棵野山芋，顽强地从石缝里钻出来，撑开
几块深绿色的大叶子。溪畔两旁多老树，
近水处一棵皂荚树，一半根须扎在石缝
中，一半根须悬空裸露，若无其事地挑着
褐色的皂荚在微风里招摇，摇得泛黄的细
叶簌簌而下。离溪稍远处多芒果树，苍藤
缠绕，龙眼树上爬满了寄生，像谁用点苍
笔法，把它们渲染得古意盎然。

溪边有一片茂盛的青葙，挑着长长的
紫花，中间一块巨石高高突起，脉络清晰，
黑白分明，乍一看像花丛里卧着一匹猛

兽，疑是好事者笔墨所为，近看却是浑然
天成。惊叹不已，又瞥见旁边一块巨石，
灰黑处如山，淡白处如浮云静水，不经意
散出的脉络像古树，散落的几点黑影，像
极了云中飞鸟。

本以为在溪中得见如此奇石，已是奇
遇，岂料沿途又见无数尊图纹石，忽如一阵
疾风，吹乱一本画册，一幅幅奇观展现眼
前，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石头色调多以黑
白为主，却各有形态，独具神韵。黑多白少
者，墨色厚重，极具深意，如图腾；白多黑少
者，图案简洁，耐人寻味，如史前涂鸦；规整
的，层层叠加，如一部鸿篇巨著；无规则的，
如祥云，如瑞兽，如《山海经》里的插画，如
敦煌壁画，如大写意手法的名山大川。

最是横亘在溪涧里的一块巨石，像一
幅巨画斜挂在河床里，高约五丈，宽三丈有
余，气势磅礴，黑白相交，层次丰富，线条粗
细交替，勾勒出无数画面。登上巨石，但觉
石面清凉，凹凸有致，居高临下，清风满怀，
神清气爽，宠辱皆忘。溪中奇石对峙，溪水
低语，如空谷琴声，在立体水墨画之间游
绕。巨石上一丝流水，顺着石缝缓缓而下，
画出一根轻灵的细线。如若流水薄薄地漫
过石面，石上画面随水而动，变幻无穷，如
九龙夺珠，丹凤朝阳。如遇丰水期，当是激
流飞瀑，云蒸雾绕，漫谷烟霞，气象万千。

继续上行，仍凭一水相牵。一石一景，步步
入云，如履仙境，忘路之远近。忽闻几声狗吠，
但见茂林深处隐着几座楼房，始觉尚在人间。

他山客和我都是怕狗之人，只好望而
却步，访仙之旅，浅尝辄止。未能穷尽源
头，却了无遗憾，溯溪可以健体，临风可以
怡情，高山流水，谈笑风生，何必羡慕仙人
乎。他山客频频回望，慨叹连连：壮哉！好
一条水墨涧。我深以为然。如斯一条忘忧
谷，值得三顾。

浮山岭下溯溪记 ■ 锋语者

点花生
正月无闲人，刚过完年初三
父母就下地点花生

一个脚板一个脚板踩过去
一粒种子一粒种子找准距离

最爱看父母双脚交替回泥
那动作让我想起小时蹒跚学步
摇摇晃晃却不知跌倒多少次
而父母每一步都稳实坚定，充满力度

桃花美
父母出垌，我在家看妹妹
玩过了扑蝴蝶、捉蜻蜓、藏猫猫
许是又困又饿了，妹妹没了兴趣
哭嚷着要去找双亲

背上妹妹来到村口，三月桃花正燃
我摘一朵哄妹妹，戴上她短发

河水前照了照，妹妹顿时破涕为笑

清明
每年清明都回到乡下
每年清明都上山祭拜祖先

小时候觉得墓地很远，一去就是一整天
一大堆人还围在山上分吃午饭

现在通了公路
没多久就全部墓地都走完
所有人都想着尽快赶回城里
再没人愿停留山上

老屋
父母不在，老屋很旧
已多年没人居住

清明回来上香，我们兄弟商量
老屋是拆还是留
一时没统一意见

准备回城时，突然下起大雨
于是又折回老屋躲避
见到屋檐下，一只老母鸡
张着翅翼护着一群惊慌失措小雏鸡
顿时眼泪，啪嗒啪嗒而下

房子越建越多
每次回乡下，都很少见到村人
但房子却越建越多
像我的老屋一样，都上着锁

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
那些住在城里的年轻人，只有节日才回

清明回乡扫墓，在村头碰到几个
晒太阳的老人，走近叫了几声
才认出是我，他们都问我：
什么时候也回村里建座房子
退休时回来居住？

故乡旧事（五首）

■ 邓亚明

香山鸟语红老，乱石泉鸣绿好。
恰又云天晓风袅。正、随心挥草。

凝神写意悄悄。渐觉临池厚了。
艺里通文，古中寻法，三更多少？

洞天春·仙人洞雅习感怀
■ 吴媚

从广东茂名信宜市思贺镇上去，便
是闻名遐迩的八排山。这里是三个地
级市交界处的一个高山盆地。每年春
天，八排山云锦杜鹃如诗绽放，吸引了
无数户外爱好者踏足探胜。

沿途山路弯弯，清溪潺潺，绿树葱
茏，美景处处。涉足者大概要一个半小
时才能上到八排山云锦杜鹃的隐居地
——天堂顶。站在山坡上，可见宝蓝色
的天空下，地毯一般的高山草甸上，点缀
着一棵棵形态各异的云锦杜鹃，她们以
翩翩的舞姿展示着绝世的容颜！脚下不
到十米远的山谷即有令人治愈的风景，
有两棵云锦杜鹃满树生辉，繁密的花朵
挤得绿叶闪闪隐现。移步下面，但见树
下落英缤纷，像铺上彩色的锦帛，一直往
山谷下延伸。山岚尚未完全消退，淡淡
的烟光树色描摹出唯美的水墨画！

往前走，但见草甸青绿翠嫩，山石
随意堆叠，好一幅高山草原的风光图！
行走间，可见几棵云锦杜鹃生于一堆石
缝间，绽放着粉红、纯白的花朵，如蝴蝶
纷飞，成为众多人拍照的打卡点。我沿
着右前方步行过去，那里是一个著名的
山谷，名叫情人谷。

情人谷里是多年生的云锦杜鹃，树
干褐黑，尽展饱经沧桑的本色。冬天的时
候，这里会出现冰花和雾凇。这八排山的
云锦杜鹃，自然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冰冷之
苦。可是，她就是在这高寒之处，傲对寂
寞与寒冷。明媚的三月到来时，展现不逊
于梅花的旷世风华。用最灿烂的笑容，表
达了自己对天堂顶的坚贞爱情。

我轻轻拨开地上的落英，向云锦杜
鹃林探幽而去。阳光自树丛间洒下点
点碎金，隐藏在树林深处的几声鸟鸣益
显幽雅宁静，颇有“鸟鸣山更幽”的意
境！我凑近一丛垂下的云锦杜鹃，满怀
虔诚地细细凝视，丛丛的云锦杜鹃鲜
红染白，花瓣紧紧簇拥着柔美的花
蕊。淡黄色的花蕊浅笑安然，静静地
拥抱着晶莹的露珠，沉醉在自己的世
界里！此时此刻，惟愿时间停止流淌，
让人也化身成花间那翩然起舞的蝴蝶！

走出这片杜鹃林又该往何处去？

举目四看，山山皆春色，树树尽繁花。
间或见虬枝重重的古松、嵯峨的奇石点
缀林间，更觉诗意无穷。那就信马由
缰，率意而行，随缘品赏吧！沿着情人
谷继续往前，来到了一个小盆地。恣意
飞扬的云锦杜鹃把这个盆地抱成一个
摇篮，我们就像婴儿一般任性地在摇篮
里肆意玩耍。造型各异的老松树和藤
蔓缠绵悱恻，轻缓的溪水正在叮嘱青绿
悠长的蒹草书写八排山的传奇！

在盆地边有一片小山坡，密密麻麻
地盛开着粉红鲜红云白的云锦杜鹃，就
像一大片彩色的云锦铺在上面。一个穿
着素衣休闲装的女子，忍不住内心的喜
悦，把红色的帽子一抛，飞一般奔向那一
片云锦杜鹃，大声喊道：太美啦。周围的
人报以微微一笑！是啊，如此旷世美景，
谁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炽热的情感！一群
来自珠三角的驴友，把地上的花瓣排成

“心”字形。然后站在那里合影，他们的
欢呼就像云雀的声音响彻云霄！

跟着众人的步伐，我登上八排山的
顶峰，整个天堂顶的景色一览无余。但
见远处云山苍苍，峰峦此起彼伏，八座山
峰历历在目。近观天堂顶，半山之上尽
是茫茫的高山大草原，贴地的青草吮足
了春雨，碧绿翠嫩，似铺上一张飘逸的绿
毡子。而半山之下，或是山谷，或是小山
包，绽放的云锦杜鹃正在演出视觉盛宴
的大片。整个天堂顶就像一个吊在空中
的旷世大花篮，美得令人泪目。

从山顶下来时，大家都前往一个小
山谷。这里立着一块界石，是阳江、茂
名、云浮三市的交界点。来到这里，每
个人都禁不住站上界石，体会一下一脚
踏三市的豪迈和喜悦！界石周围的草
甸上，几只黄牛正温顺悠闲地吃着草，
间或有浓雾飘来，它们的身影就显得隐
隐约约，仿佛成为仙界的动物！

绚烂如云，娇艳如锦，生长在海拔
1000米高山上的云锦杜鹃，是八排山的
一张名片。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童话
世界，走进一生从未邂逅的梦境！晚霞
铺满天际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
个人间的仙境！

云锦如诗八排山 ■ 吴征远

橘红花开橘红花开 香飘万里香飘万里 碧云碧云 摄摄

致青春
■ 黄月芝

三春彩蝶舞花间，恰似儿时追满山。
岁月虽摧双鬓白，芳心未改自开颜。

无题
■知心

枯木逢春燕入群，便迎温暖漫缤纷。
黄花半落经寒雨，飞絮飘香动如云。


